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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白云和王学祝的生命轨迹有
着太多的相似性，然而，他们在前半
生却一直不曾相识。在岁月走过半
个世纪后，两人才相识相知走到了
一起，而这一切是因了冥冥之中注
定的革命者的情缘。

2015年5月8日，记者到演丰
镇寻访王学祝和饶白云两位老人，
在他们回忆讲述中，战火纷飞年代，
两人各自的经历、数次遭遇的惊险
以及两人后来故事中的每一份动人
情愫，都如同电影般一帧一帧地回
放。

命运多曲折
少时走上革命路

故事开始于近海的演丰镇。这
是一方红色的热土，革命战争年代，
有多少优秀的儿女在这里和敌人斗
智斗勇，牺牲性命；又有多少群众在
危难之时义无反顾地掩护我军官
兵，抛洒热血。王学祝和饶白云便
是生于长于这样的一份红色土壤，
打小便在村里门前看到许多革命同
志来来往往，在他们幼小心灵里，革
命的种子悄无声息地生根发芽。

“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
们都是共产儿童团，将来的主人必
定是我们，滴滴嗒滴嗒滴滴嗒滴嗒
……”这首儿童团的团歌，对于王学
祝来说再熟悉不过，因为他曾经是
儿童团一名小小团员。

1925年10月25日，王学祝出
生在演丰镇和村，童年时代在和美
小学读书，日本侵琼后，他就参加了
抗日儿童团。

这名小团员当年机灵得很，在
团里不仅和大家一起学知识、搞生
产，还担负着宣传抗日、站岗放哨、
送书信等任务。“我们那时候经常晚
上召集在一起，然后去礼让村开会，
一起宣传抗日救亡。”王学祝回忆
说，从那以后，他便开始了革命生
涯，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

过琼崖纵队，曾任勤务员、政治服务
员。日本投降后，他先后担任三江
乡政府助理员、副乡长、四区区长、
金堆乡乡长等职务，在民主政府基
层做发动群众、放哨、送情报、筹集
粮食供应乡政府及支援前线等革命
工作。

说起童年，饶白云的经历要比
王学祝坎坷曲折多。

1931年10月5日，演丰镇高呼
村饶家，一名女婴呱呱坠地。这名
女婴就是饶白云。“家里有四个孩
子，我排行老二，当时我娘是靠乞讨
拉扯我们……”讲到这里，饶白云泪
水浸满眼眶，颤抖的声音停顿了几
秒，继续讲述自己的遭遇。

原来，饶白云的父亲在她5岁
时就去了南洋谋生，去后不久便杳
无音信。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家，顶
梁柱走了，家里的天就塌了。靠着
母亲外出行乞和打工，年幼的饶白
云和哥哥弟弟们才勉强喝上两口稀
得见底的米汤。

当时家里虽穷，但母亲是个革
命老宅主，常常为共产党打掩护，家
里也常见革命同志来往，有时还能
听到一些革命故事，这些都对饶白
云后来的选择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
响。

饶白云12岁时，家穷实在无
奈，母亲忍着泪狠着心把她送到三
江，给一户陈姓人家放牛讨口饭
吃。饶白云的名字原本唤作“红
霞”，后来觉得自己的命运曲折坎
坷，就像天上飘荡流离的云，她才将
原名改成了“白云”。

然而，饶白云在陈家的日子也
不好过，不仅要放牛做农活，还要经
常挨主人的打骂，身上常被扁担笞
得青一块紫一块。主人打着，饶白
云忍着，就这样，她在陈家偷偷抹了
三年多的眼泪。

后来，饶白云实在不堪忍受逃
出了陈家，她心里已经想好了，她要
去干革命！

路遇敌军追
潜藏河水十小时

离开陈家后，饶白云辗转找到
了当时琼山县三区区委员冯尔宽和
三区茄芮乡乡长王统忠，因为这些
革命前辈都曾住过饶家，见到他们，
她就像见到了自己家人一样。

从此以后，饶白云入了党踏上
了革命的征途，成了共产党的一名
情报员。那年是1947年，她还未满
16岁。

饶白云虽年纪不大却机智勇
敢，每次送情报任务都完成得非常
出色。鉴于当时复杂的斗争环境，
转送情报都是单线联系的，转送情
报的交通站和路线也非固定，时时
变动，地下的情报工作真的是千辛
万险。

1948年，那是一个明朗清冷的
早晨，饶白云和另一名情报员王春
英正准备走回三江镇土公堆村的驻
地。没想到，她们在路上却遇到了
国民党军的追捕，饶白云和王春英
便商量分开逃走。

“搏一搏，我们分开跑，逃脱的
机会大些。”饶白云压低了声音对王
春英说。

“好，如果能逃脱就回到驻地等
对方！”。

于是两人就分开了，王春英往
一个方向，饶白云往另一个方向。
眼看着就要被敌军追赶上了，情急
之下，饶白云跳入演丰镇的东河，她
小心翼翼地从水里探看岸上的情
况，但发现河的对岸也有敌人。“对
岸上也有敌军在搜寻着，这下完
了。”饶白云当时觉得心就像河水一
样凉飕飕的。

河边长出成片成片的芒草，风
一来，芒草叶和其它的植物就随之
在风中摇曳。

饶白云在水中依旧是小心翼
翼，生怕在水面上划拉出明显的水
波纹，她慢慢地挪到植物繁茂处，潜
入下面的水中，只留出口鼻在水面
呼吸。

饶白云在水里浸泡了十多个钟
头，直到傍晚六点多敌军走远后才
上岸。

饶白云脱险后赶回土公堆村的
驻地时，已经是晚上的12点多。“我
衣服都还是湿的，走进屋里，看到春
英正坐在饭桌前哭，她以为我死
了。”饶白云回忆说，当时，王春英走
了另一条路也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当天的早些时候就回到了驻地，然
后煮好饭做好菜等着自己。但是左
等右等，天色渐渐黑了下来，王春英
没等到人，于是她便胡思乱想起
来。直到12点多，看到饶白云推门
而入，王春英才止住了悲伤，“我们
当时就抱在一起，又哭又笑”。

凌晨被围困
村民机智助脱险

1947年，王学祝当时在三江乡
也差点丢了性命。“我们真的是命
大，幸亏当时跑得快啊！”回忆起当
年的场景，王学祝觉得是命悬一线。

其时，王学祝和其他革命同志
前往眉咸村开展工作，但由于天色
已晚，他们只好暂住在村民颜之荣
家。颜家人热情地收拾出侧房给他
们歇息。当天夜里，王学祝等人谨
慎小心，守到深夜才迷迷糊糊地进
入梦乡。

眼睛刚眯上没多久，王学祝就
隐约听到争吵声。当时天还未亮，

约是早上五六点，王学祝心想：难道
是颜家夫妇在吵架？可这听起来不
像啊，他坐定仔细再听——

“快说！乡政府在哪里？”是一
个男人的声音。

“我们不知道。”颜之荣和妻子
答道。

“嘴硬是么，快说出来，不然打
死你！”另一个粗鲁的男声。

“都说了我们不知道！你是耳
聋么？”颜之荣妻子的声音提高了很
多，“你们不懂自己去找么，干嘛来
问我们！”她的声音越来越大……

原来，凌晨时分，三江乡国民党
乡公所的乡兵带着刀枪包围了颜
家，而颜之荣与妻子正故意和乡兵
大声地争吵，一边暗示王学祝等人
快离开，一边为他们拖延时间。王
学祝睡意全无，站起身来催促其他
同志打开了颜家房屋的后门，趁着
天未全亮，雾影朦胧，他们躲进了眉
咸村的后山。

说起这段经历，王学祝对颜家
夫妻一直深怀感恩。

因革命结缘
从此相伴度余生

“我们两人都是多次遇难不死，
想想那真的是命大啊！我们俩后来
在一起也是因为都干过革命工作，
经过那么多苦难而互生怜惜。”现
在，王学祝和饶白云两人回忆起来
总是感慨万千。

王学祝和饶白云真正走到一
起，是在1990年。在革命战争时
期，饶白云和王学祝两人就如同两
条平行线，没有任何交集。

“那你们两位后来是怎么在一
起的呢？”

面对记者的提问，饶白云看了
看坐在旁边的王学祝，笑着说：“那
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

原来，王学祝和饶白云都各自
有过一段婚姻。王学祝的第一任妻
子叫林玉兰，育有两个儿子，但由于
其他原因，两人在解放后便离了婚。

饶白云在1952年时，经当时海
南行政公署财经委交通处处长李汉
的介绍，嫁给云龙乡党支部书记吴
林敬，两人婚后育有三个女儿。然
而，1988年，吴林敬突发脑溢血与
世长别。

“我们虽然聚少离多，但毕竟夫
妻36年，而且他是个好人。他走后
我心灰意冷啊。”饶白云眼圈泛红地
说，吴林敬走后，她身体健康也几乎
垮了，吃不下饭，精神状态也不好，
有时甚至会头晕昏厥。此后不久，
饶白云就住进了医院。

那时，饶白云的一些同事常去
医院看望她，海南航运局党委秘书
黄达南就是其中一位。有一回，黄
达南还带来了自己的朋友——王学
祝，“当时他向我问过好后，就没怎
么说话了，话少。”这是饶白云对王
学祝的第一印象。

随着王学祝和黄达南多次跑医
院以后，饶白云和他也慢慢地熟络
了起来。王学祝后来经常自己去看
望她，有时是拎着一袋水果，有时是
捧着一罐自己煲的汤，有时忙得顾
不上还会捎去一封信。聊革命，聊
遭遇，聊年轻时在战火中穿梭的记
忆、聊解放后越过越好的日子……
或许是因为都经历过苦难，都有过
一段难以忘怀的红色岁月，王学祝
和饶白云彼此互生怜惜，两人越走
越近。1990年，两人在征得各自家
人的同意以后，幸福地走到了一

起。

有这样的一对革
命夫妻，丈夫王学祝
今年已有91岁高龄，
在战争年代曾做过发
动群众、放哨、收集粮
食供应乡政府及支前
等革命工作；妻子饶
白云也已是84岁，年
轻时曾多次冒着生命
危险为共产党组织和
军队秘密送情报。

上个世纪二三十
年代，他们出生于海
口市海边的演丰。

十几岁时，他们
就参加革命，此后曾
多次出入生死关头，
每每化险为夷，极具
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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